抓癢、抓癢、抓癢
（1）

應循所邀講的題目四聖諦（cattàri ariyasaccàni），今天的開示是有關第三聖諦──苦滅聖諦（dukkhanirodha§ ariyasacca§）──的四堂開示的第一堂。

（2）

第一聖諦是苦聖諦。第二聖諦是苦集聖諦；苦集即是貪愛。因此，唯有斷除苦集才能達到苦滅。佛陀解釋：
「這是苦滅聖諦：即是此貪愛的息滅無餘、捨棄、遣離、解脫、無著。」
（3）

我們都想要滅盡苦，不是嗎？是否在任何一界有任何有情不想要滅盡苦？或許也可以說一切佛教徒都知道，佛陀所說的苦滅是指證悟、阿羅漢果、涅槃。在我們之中，有許多人甚至說出想要證悟涅槃的願望，但到底有多少人對苦（第一聖諦）有足夠的了解，以便能夠想像苦滅是什麼意思？這是為何苦滅的緣是智慧，佛陀也稱苦滅為「至上聖慧」（paramà ariyà pa¤¤à）
，及稱阿羅漢道果為「至上法」（aggadhamma）
。

（4）

時常有人提出有關涅槃的問題，這並不稀奇，因為這是佛陀的教法的終極目標。因此，在四聖諦當中，佛陀稱第三聖諦為「至上聖諦」（parama§ ariyasacca§）
，甚至稱它為「目的地」（paràyana§）
。佛陀解釋：

「世尊是覺者（buddho so Bhagavà）：

他教導為了證悟之法（bodhàya Dhamma§ deseti）。

世尊已制伏（danto so Bhagavà）：

他教導為了制伏自己之法（damathàya Dhamma§ deseti）。

世尊寂靜（santo so Bhagavà）：

他教導為了寂靜之法（samathàya Dhamma§ deseti）。

世尊已越渡（tiõõo so Bhagavà）：
他教導為了越渡之法（taraõàya Dhamma§ deseti）。

世尊已達到涅槃（parinibbuto so Bhagavà）：

他教導為了達到涅槃之法（parinibbànàya Dhamma§ deseti）。」

（5）
苦滅可以說是一切宗教的終極目標。但是由於不同的宗教有不同的見解、不同的教法及不同的修行，他們相信的苦滅，並不是佛陀知見的苦滅。因此，佛陀稱他們的道為「非正法」（asaddhamma），反之稱八聖道分為「正法」（saddhamma）
：把道與目的地對比會迷惑他們。有一次，佛陀與一位名叫摩犍地耶的行腳者討論它。今天的開示的剩餘部分便是討論該部經：《摩犍地耶經》（Màgaõóiya Sutta）
。

（6）

佛陀教導，自我提昇的初步是透過持戒與禪修來防護諸根而達成。然而，摩犍地耶作為依據來修行的古代經典教導，自我提昇是透過眼、耳、鼻、舌、身與意這六根不斷地追求新的體驗
。這是貪欲見，是欲取（kàmupàdàna§）。正如在之前的開示裡討論的，這是源自「我論取」（attavàdupàdàna§）的邪見（micchàdiññhi），也稱為「身見」（sakkàyadiññhi）。佛陀解釋，在以下的情況裡便會有身見：

「……無聞的凡夫（assutavà puthujjano）不恭敬聖者，不善於聖法（Ariya Dhammassa akovido），不受訓於聖法（Ariya Dhamme avinãto），不見善士（sappurisàna§ adassàvã），不善於善士法（sappurisadhammassa akovido），不受訓於善士法（sappurisadhamme  avinãto），他視色為我，或視我擁有色，或視色在我之中，或視我在色之中。」

佛陀解釋，這種無聞的凡夫也以這四種方式來看待受、想、行與識，這是為何佛陀說「五取蘊」（pa¤cupàdànakkhandhà）：無聞的凡夫（大多數的選民）執取五蘊為我。

（7）

由於如此，無可避免地，摩犍地耶的古代正統信仰與現代的六種正統消費信仰是一樣的。摩犍地耶稱佛陀為「進展的毀壞者」（bhånahu），同樣地，現代正統信仰說戒律與防護諸根導致痛苦，甚至心理不平衡，因為它擾亂我們人類的自然進展：這些謬誤見解的權威是現代所謂的心理科學──現代心理學。現代正統信仰也說戒律與防護諸根與社會的富裕及進展相違背，因為它們對神聖化的國民生產總值有害：在此的權威是所謂的經濟科學。向來，每當我們以佛法之眼來看現代的世界時，便會見到現代正統信仰與月亮一樣地現代。

（8）

對於摩犍地耶宣稱佛陀毀壞進展，佛陀給予一個譬喻：

「摩犍地耶，假設有個痲瘋病人，四肢疼痛且生滿水泡，被諸蟲吞噬，他用指甲抓癢，抓掉了傷口的痂，在燃燒著的火炭坑上燒灼自己的身體。後來，他的朋友、同伴、族人與親戚帶一位醫師來醫他。該醫師配藥給他，透過這藥，該人的痲瘋病被治癒了，變得健康快樂、獨立、自主，能夠隨意去任何地方。」
以前痲瘋病是主人，該人則是痲瘋病的奴隸。然而，被治癒後，他則變成自己的主人。

（9）

佛陀接著形容，如今已被治癒的人如何看待另一位痲瘋病人做他以前是痲瘋病人時所做的事：「摩犍地耶，你認為如何？該人是否會羨慕該痲瘋病人燃燒著的火炭坑或可用的藥？」

「不會，喬達摩大師。為什麼不會？因為有病時才需要藥，沒病時便不需要藥。」

已經獲得自由的奴隸不會羨慕另一位奴隸所遭遇的約束，不是嗎？

（10）

佛陀接著解釋，當他還是悉達多太子時，他追求與享受感官的至上快樂。我們必須記得，在他成佛之前，他是年輕的悉達多太子，沒有任何跡象顯示他的生活不是王子的生活。事實上即是因為太子享受王子的欲樂，佛陀才能夠真實地說他知道貪欲的滿足。然而，佛陀說：

「後來，如實地了知了有關欲樂的起因、消逝、滿足、怖畏與解脫，我捨棄對欲樂的貪愛，去除對欲樂的熱愛，以一顆內在寂靜的心無渴地安住。」

了知貪欲之後，佛陀證悟、覓得完全的寂靜，也無可避免地捨棄及解脫了貪欲。

（11）

佛陀接著解釋：

「我看見還未解脫貪愛欲樂的有情被對欲樂的貪愛吞噬、被對欲樂的熱愛焚燒、沉迷於欲樂，我既不羨慕他們，也不樂於其中。為什麼呢？摩犍地耶，因為有遠離欲樂、遠離不善法之樂，此樂甚至超越天界之樂（dibba sukha）
。由於我樂於其中，我既不羨慕也不樂於卑劣的。」

 （12）

試想像一位比丘去托缽。狗追上來向他猛吠，甚至咬他。他聽到每一間家或車裡的收音機或電視機傳來聲音，他聽到手機的鈴聲，他看見充滿野性的廣告，他看見人們去上班及店主開店，學生匆忙地趕過他的身邊，人與車擋住他的路時，他等了又等：每個人都茫茫然地走向無止盡的老、病、死。缽滿後，他回到他的小舍裡，在剩下的白天與黑夜裡過著芬芳的獨處。在身體上，他獨自一人，只是佛陀芬芳的律與法的奴隸。如果他有禪那，他可以隨意安住於禪那的完全自主：沒有絲毫的色、聲、香、味或觸，只有芬芳的捨與一境性
。如果他是阿羅漢，他可以安住於涅槃的完全寂靜，或滅盡定
（在滅盡定裡甚至沒有心）。他可能安住於其中一種定，直到晚上、隔天早上或甚至下個星期。他是否會羨慕人們尋求抓癢的方法？他是否會羨慕人們在新年時，耳、舌、嘴、肚子與心充滿了越來越多的暴食與廢話的「新年抓癢」（及其他慶典的抓癢）？正如佛陀所說，他甚至不會羨慕天神更殊勝的抓癢。

（13）

為了解釋這一點，佛陀繼續其痲瘋病人的譬喻。佛陀問摩犍地耶，如果有兩個強壯的人捉住一個痲瘋病已被治癒的人的雙臂，把他拖向一個燃燒著的火炭坑，那會發生什麼事：「摩犍地耶，你認為如何？該人是否會扭轉著身體地掙扎？」

試想像，有兩個人要把你捉去在燃燒著的火炭坑上燒烤，難道你不會掙扎想要脫離他們的掌握嗎？

摩犍地耶說：「是的，喬達摩大師。為什麼呢？因為該火的確碰到就會痛、熾熱、灼熱。」

（14）

接著顯現了佛陀的智慧：「摩犍地耶，你認為如何？該火是否現在才是碰到就會痛、熾熱、灼熱，或在之前也一樣碰到就會痛、熾熱、灼熱？」
在此，佛陀是問，是否在該人的痲瘋病被治癒後，火才變得熾熱，還是以前當他是痲瘋病人時，火也一樣的熾熱。

（15）

「喬達摩大師，該火現在碰到就會痛、熾熱、灼熱，在之前也一樣碰到就會痛、熾熱、灼熱。因為當該人是個痲瘋病人，四肢疼痛且生滿水泡，被諸蟲吞噬，用指甲抓癢，抓掉了傷口的痂時，他的諸根不靈；因此，雖然事實上碰到該火就會痛，他卻想像它為快樂。」

這是一個很好的分析，不是嗎？摩犍地耶並不完全愚蠢。我們想像欲奴的抓癢為樂，因為我們諸根不靈。舉例而言，作為香煙奴的男子，或作為電視機奴的女子。時不時，他們的主人一召喚，他們便必須遵從。該男子必須抽根煙，而該女子則必須開電視機：抓癢、抓癢、抓癢。無論他們是否想要，他們都必須遵從他們的主人去抓癢，因為他們是奴隸。而且他們認為這樣的奴隸生活是快樂的：事實上，他們甚至會說那是自由且富裕的生活。為什麼會這樣？正如摩犍地耶形容的痲瘋病人，那是因為他們諸根不靈。

（16a）
基於相同的原因，許多人認為比丘的諸根不靈，認為比丘已迷惑且不快樂。他們看見他赤著雙腳去托缽，他們知道他獨居、遠離家人與社會（他甚至是個外國人）、只吃供養給他的食物、過午不食、沒有錢、不去購物、不看報紙、不看電視、不聽音樂：換句話說，他不跟他們一樣地抓癢、抓癢、抓癢。由於他們自己不靈的諸根，（也因為他們不曾禪修），他們無法想像該比丘會快樂，他們想：「我肯定不會羨慕他的生活。」
有時候，這導致該比丘受到錯誤的同情，對此，他只能回施更大但默然的同情：正如知道奴役為奴役的人看著相信奴役為自由的人。

（16b）
佛陀解釋這些人的諸根如何變得不靈：

「同樣地，摩犍地耶，欲樂在以前是碰到就會痛、熾熱、灼熱；欲樂在未來是碰到就會痛、熾熱、灼熱；欲樂在現在是碰到就會痛、熾熱、灼熱。然而，那些還未解脫貪愛欲樂的有情被對欲樂的貪愛吞噬、被對欲樂的熱愛焚燒，他們的諸根變得不靈；因此，雖然事實上碰到欲樂就會痛，他們卻扭曲地想像它為快樂。」

（17）

在此，我們可能會抗議。「什麼！怎麼可以把透過眼、耳、鼻、舌與身享受的快樂比喻為被火焚燒？」「欲樂是好的！」「欲樂帶給我們生活上的快樂！」是的，是的，是的，那是「老抓」
（魔王Màra）所說的。但是佛陀又怎麼說？

首先，佛陀進一步講該譬喻：

「摩犍地耶，假設有個痲瘋病人，四肢疼痛且生滿水泡，被諸蟲吞噬，他用指甲抓癢，抓掉了傷口的痂，在燃燒著的火炭坑上燒灼自己的身體。他越是抓痂與燒灼自己的身體，他的傷口就變得更加惡臭及感染得更重，然而，他會從為傷口抓癢之中獲得一些滿足與享受。

同樣地，摩犍地耶，那些還未解脫貪愛欲樂的有情被對欲樂的貪愛吞噬、被對欲樂的熱愛焚燒、還沉迷於欲樂；這種有情越是沉迷於欲樂，他們對欲樂的貪愛便會增長得更多，被對欲樂的熱愛焚燒得更厲害，然而，他們會依靠五種欲樂獲得一些滿足與享受。」

（18）

對或是錯？這是一個完美的描述，描述了摩犍地耶與現代經濟和政治科學所說的進展：只是透過眼、耳、鼻、舌、身與意增長的依賴與奴役，毫無寧靜、永無終止。在這世界上，有哪一個政黨曾經說過，或將會說，或現在說：「夠了！我們要廢除奴隸制度！反抗你的渴望
！我們要把國家的資源用來提昇自主：心的寂靜及輪迴的終止。我們的經濟原則是適量與知足，而且體育部長將會被禪修部長取代！」這是不可能的，因為有這種論調的政黨在流行的媒體上不會受到理會，而且自我奴役的大多數選民將會立刻把他們抹殺掉。

（19）

為何如此？因為只要一個人還遵從自己的渴望，他便不能夠知道什麼是寂靜。

「摩犍地耶，你認為如何？你是否曾經見過或聽過，一位享受提供給他、享受所擁有的五種欲樂的國王或國王的大臣，在不捨棄對欲樂的貪愛、不去除對欲樂的熱愛之下，曾經能夠以一顆內在寂靜的心無渴地安住，或現在或未來將能夠如此安住？」

我們可以借用佛陀的問題來問：「你認為如何？你是否曾經見過或聽過，一個不捨棄現代、進展、活躍、消費的生活方式的男孩或女孩、男人或女人，曾經能夠以一顆內在寂靜的心無渴地安住，或現在或未來將能夠如此安住？」其答案是什麼？沒有。摩犍地耶的答案是什麼？「沒有，喬達摩大師。」沒有什麼改變：過去的抓癢、現在的抓癢、未來的抓癢。

（20）

有六處，即眼、耳、鼻、舌、身與意；佛陀把它們比喻為傷口
。在佛陀時代（當時也不比今天少），抓傷口會使它惡化，雖然在今天，抓傷口已經透過民主而獲得現代政府的保障：所謂的正統信仰是：「為傷口抓癢，使得傷口惡化、惡臭及感染得更重的權力。」
眾奴隸的驅動者，即眾科學家，則永遠在為發明抓傷口的新方法而傷腦筋。

（21）

為什麼我們不知道抓傷口會使它惡化？佛陀向摩犍地耶解釋：

「……那些在過去、現在與未來能夠以一顆內在寂靜的心無渴地安住的沙門與婆羅門，他們都在如實地了知了有關欲樂的起因、消逝、滿足、怖畏與解脫之後，才能以一顆內在寂靜的心無渴地安住，而且是在捨棄對欲樂的貪愛、去除對欲樂的熱愛之後，他們才能以一顆內在寂靜的心無渴地安住。」

抓傷口的怖畏是苦──第一聖諦。抓傷口的滿足是貪愛。抓傷口的原因是無明。貪愛與無明是苦的原因──第二聖諦。抓傷口的消逝與解脫是第三聖諦──涅槃。只要對抓傷口之苦、抓傷口之因、抓傷口之滅盡還有無明，人們便會繼續抓傷口，使得傷口惡化。

（22）

佛陀接著向摩犍地耶開示抓傷口之滅盡，即涅槃，以及導向滅盡抓傷口之道。佛陀說：

健康是最大的利益，涅槃是至上的寂樂，

（ârogyaparamà làbhà, Nibbàna§ parama§ sukha§）

八正道是至上之道，它安全地導向不死。

（aññhaïgiko ca maggàna§, khema§ amatagàminan'ti）

（23a）

摩犍地耶稱讚佛陀的這些話，然後用手擦自己的肢體，說：「這是該健康，喬達摩大師，這是該涅槃，因為我現在既健康又快樂，沒有任何東西令我苦惱。」

（23b）

摩犍地耶才剛剛對於和佛陀的討論作了很有智慧的結論，但其諸根已不靈至不了解自己便是這麼一個痲瘋病人。我們也一直如此。我們聽聞佛法，說「善哉！善哉！善哉！」，然後起身，跟往常一樣地作為。我們的見解還是一樣，因為我們認為佛法只是一種信仰，是一種哲學，是一種理論，包含與我們無關的分析與譬喻：我們認為它只與古印度的人民有關，不是與現代世界的人民有關，不是與因為現代科學和現代社會經濟的情況而帶來的大進展有關。

（24）

但摩犍地耶是否只屬於古印度？完全不是。把可見的身體部分（毛髮、皮膚與肌肉）視為我，再視年輕及所謂健康的身體為涅槃是現代正統信仰的根本教義
。身體是什麼？它沒有心：無心。我們在無心的東西裡尋找心的寂靜與快樂。這好比擠牛角以獲取牛奶。

（25）

佛陀向摩犍地耶解釋：

「摩犍地耶，假設有個天生的瞎子，不能見到暗與亮的影像，不能見到青、黃、紅或粉紅色，不能見到平坦與不平坦的東西，不能見到星星或日月。他可能會聽到一位視覺良好的人說：『先生，美麗、無染又清淨的白布真好！』〔聽後〕他去尋找一塊白布。此時，有個男人用一件髒衣來欺騙他，說：『善士，這塊美麗、無染又清淨的白布給你。』他便會接過來把它穿上，對它感到很滿意，因而說了如此滿足的話：『先生，美麗、無染又清淨的白布真好！』摩犍地耶，你認為如何？當該天生的瞎子把那件髒衣接過來穿上，對它感到很滿意，因而說了如此滿足的話：『先生，美麗、無染又清淨的白布真好！』時，他是有知見地這麼做，還是基於相信那位視覺良好的人才這麼做？」

「尊者，他是無知無見地、基於相信那位視覺良好的人而這麼做。」

（26）

今天的瞎子又怎麼說？他聽收音機、看電視，然後說：「先生，在過去三百年裡，科學的進展的確太令人驚嘆了：未來，我們將能夠在地球上獲得美麗、無染又清淨的涅槃！」是誰用這種見解騙了他？媒體與現代科學，換句話說便是生意的利益。媒體與現代科學的目的不是教育，而是生意。因此，現代檢查的準繩是大眾的要求：抓到最多人的癢，賺最多的錢。大眾的要求控制了媒體、政治舞台與教育。這是盲目、無明、受媒體左右的大多數選民的獨裁政府；雖然有言論的自由，媒體卻只聽取廣受歡迎的言論。如果佛陀出現在今天，他將會連插嘴說一句話都辦不到。自由與民主就是這樣罷了。

（27）

盲目的人接受、採納且滿足於媒體裡的流行見解。他是有知見地這麼做，還是基於盲目的信心？他無知無見地做、基於盲目的信心、不質疑、天真的信心與輕易相信他人，這即是現代科學的生命之血。現代科學只是不痛不癢地談到苦；在許多情況裡，它只是加劇苦，而在一切的情況裡，以對苦、苦集、解脫苦與導向解脫苦之道的更多無知來惡化它。它視苦為只是政治工程與物質工程的問題：政治工程便會抹殺一切事物之間的差異，使得一切事物平等，因此便算是好的（行動、人、我慢、見解、宗教、趣向涅槃之道、涅槃等等）；物質工程則要填滿無底深淵，即我們在眼、耳、鼻、舌、身與意上的貪愛。這些都是承諾與將來。我們被什麼欺騙了？空前的名色迷惑：空前的諸根不靈（抓癢、抓癢、抓癢），以及基於對自稱有知見的盲目者的盲目信心盲目地投票。

（28）

佛陀向摩犍地耶解釋這種盲目：

「摩犍地耶，雖然此身是病，是瘤，是鏢，是災難，是苦惱，但你卻說此身為：『這是該健康，喬達摩大師，這是該涅槃。』摩犍地耶，你沒有能夠讓你知健康、見涅槃的聖見（ariyena cakkhunà）。」

（29）

透過佛陀的這些話，摩犍地耶的波羅蜜產生了作用，因為現在他捨棄了無知的見解，請求佛陀教他法，以便他能夠知健康、見涅槃。佛陀拒絕了。佛陀說，如果一位醫師醫治瞎子，但不成功，那將會使得醫師疲憊：在此是使得佛陀疲憊。然後，摩犍地耶再次請求說法。

（30）

那時候，佛陀解釋，如果該瞎子的瞎眼被治癒了，他便會見到髒衣的真面目，因而對它失去興趣。他也可能會很生氣用髒衣來欺騙他的人。

「同樣地，摩犍地耶，如果我如此教你法：『這是該健康，這是該涅槃』，你可能會知健康、見涅槃。在你的見生起時，你對五取蘊的欲貪也可能會同時被捨棄。」

（31）

在此，佛陀解釋，摩犍地耶可能會知健康、見涅槃：他可能會知見抓癢的怖畏、抓癢的原因及解脫抓癢。他可能會失去對抓癢的欲與貪；他可能會不再視五取蘊為我；他可能會視五蘊為只是五蘊：色、受、想、行與識。

（32）

「這時候，你可能會想：

『我真的被此心欺騙、詐騙與欺瞞了很久。

因為在執取時，

我執取的只是色、

我執取的只是受、

我執取的只是想、

我執取的只是行、

我執取的只是識。

緣於我的執取，有〔生起〕；

緣於有，生〔生起〕；

緣於生，老、死、愁、悲、苦、憂、惱生起。

這即是整個苦蘊的集起。』」

（33）

在此，佛陀解釋，摩犍地耶可能會知見，當他以為他是在執取自我時，他只是被五蘊、有、生與苦欺騙罷了。這只是以另一種方式來說，摩犍地耶可能會知見，當他以為他是在執取永恆的我時，他只是被緣生的愛、受、觸、六處、名色、識、行與無明欺騙罷了。

摩犍地耶再次請求佛陀醫治其盲目，教他如何知健康、見涅槃。

（34）

此時，佛陀說：「那麼，摩犍地耶，你應親近善士（sappurise）。」

之前我們已經提過善士。他們遵從佛陀，意思是他們修行佛陀所教之法──正法（Saddhamma）──以便證悟涅槃。證悟涅槃的方法只有透過修行正法，即佛陀的八聖道分：
1. 戒（sãla）：正語、正業、正命。

2. 定（samàdhi）：正精進、正念、正定。

3. 慧（pa¤¤à）：正見、正思惟。

（35）

「當你親近善士，你將會聽到正法（Saddhamma）。」

由於善士修行正法，所以他們也說正法。他們不會誤導人。

（36）

「當你聽到正法，你將會根據正法修行。」

如果我們聽聞正法，我們的修行正如法所說的好：該修行即是佛陀的八聖道分。

（37）

「當你根據正法修行，你自己將會如此知見：

『這些〔五蘊〕是病，是瘤，是鏢；

但在此這些病、瘤與鏢滅盡無餘。

我的執取滅盡時，有也滅盡；

有滅盡時，生也滅盡；

生滅盡時，老、死、愁、悲、苦、憂、惱也滅盡。

這即是整個苦蘊的滅盡。』」

（38）

修行正法能夠導向涅槃
：否則它便不是正法。當我們根據正法修行，我們抓掉了無明，意即我們抓掉了苦，傷口癒合了，我們變成自己的主人，意即我們證悟了涅槃。

（39）

透過佛陀的勸導，摩犍地耶的信心大增：他請求且獲得出家成為比丘。從善士──他的比丘同修──那裡學習了比丘的根本修行，他歸隱森林、獨處及精進地依照正法修行。很快地，他證悟了梵行的至上目標；人們即是為此出家成為比丘：他成了阿羅漢。正如佛陀在菩提樹下時了知，他也了知：

生已滅盡（Khãõà jàti），

梵行已立（vusita§ brahmacariya§），

應作皆辦（kata§ karaõãya§），

不受後有（nàpara§ itthattàyà）。

謝謝。






� 《相應部．轉法輪經》（S.V.XII.ii.1 Dhammacakkappavattana Sutta）


� 《中部．界分別經》（M.III.iv.10 Dhàtuvibhaïga Sutta）


� 《增支部．至上法經》（A.VI.ix.9 Aggadhamma Sutta）


� 《中部．界分別經》（M.III.iv.10 Dhàtuvibhaïga Sutta）


� 《相應部．目的地經》（S.IV.IX.ii.33 Paràyana Sutta）


� 《中部．小真實經》（M.I.iv.5 Cåëa Saccaka Sutta）


� 《增支部．正法經》（A.X.III.v.2 Saddhamma Sutta）


� 《中部．摩犍地耶經》（M.II.iii.5 Màgaõóiya Sutta）


� 《中部註》解釋，他認為必須透過六根體驗任何不曾體驗過的欲界目標，而不執著已經熟悉的目標來達到「進展」。因此，他的見解與現代的態度很相似，即認為體驗的強度與多樣化是至善的，必須毫無抑制或限制地追求。


� 《中部．大圓月經》（M.III.i.9 Mahàpuõõama-Sutta）


� 對於佛陀了知貪欲的四種智慧，請參考《中部．大苦蘊經》（M.I.ii.3 Mahàdukkhakkhandha Sutta）等。


� 《中部註》：這麼說是指以第四禪為基礎的阿羅漢果定。


� 在禪那裡沒有看、聽、嗅、嚐或觸，而在第四禪裡只有捨與一境性（兩個禪支）。


� 滅盡定（nirodha samàpatti）是一種禪定，其時一切的心識作用完全停止：他會根據入定前的決定的時間出定，最長可以繼續七天。只有阿羅漢與阿那含聖者才能夠入這種定。


� 在此，作者提到這些人無法想像該比丘可能是捨棄了完全成功的在家生活、在世俗上有很高的資格、及唯一阻止他還俗的是他更高層次的諸根。對他們來說，比丘是個失敗者。古代巴利聖典中有許多被如此看待的比丘，他們甚至被辱罵。


� Viparãtasa¤¤à（扭曲想）是指把事實上是痛苦的想像為快樂的顛倒想（sa¤¤avipallàsa）。《中部疏》說欲樂是痛苦的，因為欲樂激起痛苦的煩惱，也因為欲樂會在未來產生苦果。


� Old Scratch（老抓）（英國英語）：魔鬼、魔王。


� 在此，作者隱射他在檳城見到的百事可樂廣告。該廣告說：「遵從你的口渴！」


� 請也參考《中部．善星經》（M.III.I.5 Sunakkhatta Sutta）（善星是一位居士的名字，即開示此經的對象），在這部經裡，佛陀舉了一個譬喻：「傷口是六內處的名字。」在《增支部．牧牛者經》（A.XI.ii.7 Gopàla Sutta）裡，佛陀把防護諸根比喻為包紮傷口。


� 在此，作者提到其中一個現代政治教條是：「追求快樂的權力。」


� 這些都是地界。對於佛陀對（青春、健康與生命）三種我慢的分析，請參考《增支部．嬌養經》（A.III.I.iv.9 Sukhumàla Sutta）及《相應部．我優越經》（S.IV.I.iii.i.5 Seyyohamasmi Sutta）。


� 在此，作者引用佛陀解釋八邪道不能帶來正果時所舉的四個譬喻之一。（《中部．浮彌經》M.III.iii.6 Bhåmija Sutta：向浮彌尊者開示的經）


� 對於善士，請參考《中部．善士經》（M.III.ii.3 Sappurisa Sutta）等。對於解釋正法為八聖道分，請參考《增支部．正法經》（A.X.III.v.2 Saddhamma Sutta）。前文裡也有提到善士，即解釋不親近善士是無明之食的時候。


� 佛陀解釋，這就像母雞以正確的方法孵蛋時，無論該母雞的願望是什麼，小雞們都會因此而被孵出來。《中部．學者經》（M.II.i.3 Sekha Sut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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